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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种无法复制的单程路，既然我们无法复制自己的过去，既然我们对重新选择已经失去了

动力和兴趣，那就珍惜当下，在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同时，找准生命的支点，找到自己的幸福吧，因

为，成功者有成功者的乐趣，平凡的人也一定有平凡的人的幸福。——摘自焦照锋《感悟幸福》

我家兄妹多，父母为了将我们

抚养成人，一辈子勤俭惯了。我们

都有了经济能力后，逢年过节兄妹

几个回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塞给父

母一些零花钱，意在让他们买点吃

的穿的。二老却总是说：“你们以后

成家立业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

们又不是没吃没喝的，你们拿回的

钱，我们会相应的存在各自的名下，

你们将来好用。”

听父母这样说后，我们兄妹几

个一商量，决定以后不给父母钱，把

吃的用的给他们买回家去。这样他

们就没办法存在我们的名下了。

刚开始见我们大包小包地往家

里拎东西，二老总是不停地唠叨我

们不知道勤俭。后来便慢慢地不说

了，我们以为二老接受了事实。

这天回家，因为走的急没有买

东西。下车后，打算就在父母楼下

的一个小店里买点什么。

小店老板是我们熟识的一个街

坊，见了我忙招呼说：“又回来看你

爸妈呢！”我说：“是，顺便给他们买

点吃的。”我指着一盒上次我买过，

父母在电话里称很好吃的点心，让

他拿来看看。

老板摇了摇头，忍不住说：“你

爸妈养了几个这么孝顺的孩子是福

气呀！但他们享不起这个福，隔段

时间就会把你们买回去的东西拎些

来，硬要我帮他们代卖，说那么贵的

东西吃了不值，要卖了钱给你们存

起来。实在不好卖的东西，他们就

要换成小孩吃的零食、文具，说要留

给孙子孙女。唉！这俩老人呀！”

听了老板的话，我站在那里一

时间没了话语。

那天聚会，朋友们狂聊山南海北的

风土人情和亮丽景色，我不由得啧啧有

声，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有人纳闷地问

既然这么喜欢户外风光，怎么就一直窝

在家里，没出去过呢？这一下戳到我的

痛处，就因为我是个晕车患者，而且很严

重，别说是坐，就连在车子旁边站会儿就

头晕眼黑了。

这下子算是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原来这晕车我还真的不是极致，比我严

重的比比皆是呢。

第一位朋友说，那天她和同学在家

里闲聊，她说到坐车去外地游玩，绘声绘

色地形容在车上怎么怎么样，开始她那

同学还兴致勃勃地询问着，后来竟然不

吭声了，再然后就说不舒服，这病也来得

太快了吧？她正不解呢，那同学不好意

思地说自己晕车，不但不能坐车，而且不

能听到这个字，一听就难受，她才恍然大

悟，原来同学是晕“车”这个字啊。

另一位朋友说他邻居结婚那天，大

家去闹新房，竟然看到刚买的席梦思放

在卧室一隅并用一块很大的布蒙着，而

一张做工简单的木制双人床竟然堂而皇

之地放在卧室的正中，鸠占雀巢地享受

着软褥香被，就有人很奇怪地询问，新娘

子羞涩地道出原委，原来她是个资深晕

车者，不但晕车，而且晕一切坐着柔软的

东西，比如沙发、比如席梦思，一坐上去

就像坐在车子上一样难受得要命，所以

只能继续在硬板床上做苦行僧了。

又一位朋友不屑地说，这还不是极

致，我妹妹才是晕车中的冠军，人家晕的

是脚蹬三轮车，而且晕的很别致，坐在三

轮车上腿放到外边走多少里地都不晕，

可是腿一放进车厢就开始晕，那晕的速

度快到一点过渡都不需要。

这也太夸张了吧?可没想到的是，

“没有最晕，只有更晕”，就在所有人都

觉得不可思议时，最敬业的晕车患者登

场了，一位男性朋友不好意思地说自己

也是资深晕车者，前天晚上做梦梦到乘

车外出，结果在梦里晕车了，头疼、胸

闷，最后呻吟着被老婆摇醒了，刚开始

老婆还以为他做噩梦了，待听到他弱弱

地说晕车了，老婆恼怒之下骂了他一声

“矫情”，毫不怜惜地一伸玉脚，倒霉的

他啪的一声横着就落地上了，现在屁股

还疼着呢。

众人哄堂大笑，晕车晕到这种程度，

也真的算是晕中翘楚了。

男人一般不屑于和自己的老婆下棋，

一是往往水平相差太大，对弈起来不过瘾，

再则女人脸皮薄，容易因为输赢起争执，影

响夫妻关系。我的父母却是“另类”，从年

轻到白头，两个人下了一辈子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在部队服役，

是个运输兵，他和母亲是通过媒人介绍认

识的。父亲退役后，转业到上海，在一家运

输公司工作。母亲到上海跟父亲完婚，也

在上海住下来。母亲没有工作，再加上远

离家乡，语言不通，苦闷也是难免的，于是，

父亲就教母亲下围棋，母亲很聪明，很快就

学会了，两个人就常常靠一盘棋来打发时

光。新婚燕尔，父亲常带母亲到黄浦江边

遛遛，到四大公司逛逛，到戏园子听听戏，

生活很惬意。

甜蜜的日子只过了半年多，母亲就在

上海呆不下去了。因为我的姥姥病了，姥

姥多年守寡，由于过度操劳，身体一直不

好，身边也只有我的小姨，实在支撑不了那

个家。母亲把想回老家的想法支支吾吾地

告诉了父亲，父亲很久没有说话，母亲自然

知道父亲不愿离开，能够留在上海是多少

人的梦想啊！父亲说：“这样吧！咱俩下一

盘棋，我输了，就跟你走！”母亲只好嘴硬着

说：“愿赌服输，不得反悔！”摆好棋盘，母亲

执白先行，决心要赢，下得格外认真。无奈

棋艺实在比不了父亲，她的一条大龙被父

亲围住。母亲利用打劫，试图扭转局势。

这时父亲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使母亲大龙

做活，战局逆转，父亲见大势已去，只好投

子认输。一场人生的重大决定竟由一盘棋

决定了。

父亲多方联系，把工作关系转到了老

家县城的一家运输公司，离老家五里路的

行程，下班后回家帮着母亲照顾姥姥，一起

支撑那个家。

父母亲仍然喜欢下棋，只是为生活所

迫，没有大段的时间下围棋了。忙里偷闲，

就在木板上画个棋盘，用石子和树叶当棋

子，下很老土的“地方棋”，像什么三邪、四

阵、五龙之类，那些棋大都简单，只有“五

龙”稍微复杂，变化多些，是父母的最爱。

母亲常耍赖悔棋，甚至趁父亲转身倒水的

机会，多走一步棋，父亲只是嘿嘿一笑，也

不说破。父亲不在意输赢，只是陪母亲打

发些无聊的时光。

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父母亲持续着

他们人生的棋局，直到白头。说起当年离

开上海的决定，我们都怪父亲是个臭棋篓

子，母亲说，谁会傻到用一盘棋的胜负去决

定一辈子的大事，你爸只是不想让我有太

多的歉疚。其实，母亲什么都明白。

退休后，父亲又谋了份差事。可是没

干多久，竟因为偏瘫倒在了床上，为了陪父

亲排遣寂寞，母亲又拿出了棋盘：“老于，咱

俩再下一盘棋吧！”父亲被激起了兴致，说：

“好！好！”母亲拿来棋盘，找来玉米粒和豌

豆粒当做棋子，说：“以前都是我先下，这次

我让你先下吧！”父亲拿起一粒豌豆放在棋

盘一角，第二粒还是放在角上，第三粒第四

粒……都是放在同一处，不久就捂着头说

头痛。母亲知道父亲已经不可能再陪她下

棋了，也不可能再重新站起来了。

母亲泪流满面，把棋盘扔进火堆里，从

此尽心伺候父亲，直到他去世。

今年春天，妻子换了家单位，到一家

社区医院上班，医院里住着一条流浪狗，

叫来福，靠医生和病人的怜爱而生存。

妻子天生爱狗，没事常逗来福玩。上

班清闲时，她就逗来福，慢慢与来福熟悉

了。吃饭时，妻子把肉末挑出来喂给来福

吃，喂了一个礼拜，来福很听她的召唤。

一天晚上，妻子值完夜班，狗跟着她

来到公交车站，因为只剩最后一班车。妻

子抱着来福，坐车回到小区。后来，只要

妻子回家，来福就跟着她走，赶都赶不

走。我与她商量，来福是条流浪狗，应该

给它个家。我找出一件旧棉袄，铺在地垫

上，给来福做了一个暖和干净的窝，让它

有住的地方。

接下来，我每天早上起床，先打开花

园的门，让来福出去方便。我再洗漱，忙

着做早餐，我与妻子吃完早餐，来福就回

来了。它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喂块肉或

给它煎个鸡蛋。上午十点多，我写作两个

多小时，眼睛需要放松，带着来福在小区

转一圈，它在前面奔跑，我不停地纠正它

的方向，跑累了，来福回家就趴着睡觉。

我再出门买菜，顺便买一块钱猪血，到中

午，来福把猪血吃完。

中午，我做三四道菜，有肉有青菜。我

吃饭时，来福守在旁边，我就夹块肉给它

吃。下午，午觉起来，给来福喂两个小蛋糕

后，我或者上网，或者去见文友，来福呆在

家里守家，只要有人走近我们的房子，来福

就汪汪大叫。

晚上，妻子回家，我们一家人在小区

散步，来福像跟屁虫围着妻子转。

一个月后，来福毛发光滑，体重增加，

还开始显得有些肥胖。

这样的日子，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

狗奴，时刻围着来福转，但是也给我的生

活带来了规律和归属，每次在电脑前工作

两个小时，就要放松一下，在小区走走。

以前我俩无牵无挂，现在要考虑来福的日

常生活，看它吃饱了没有，散步了没有。

在我们为来福服务的日子，觉得日子过得

幸福、充实。本版投稿邮箱：zyq_4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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